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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创造了滑稽王小毛？

街道里的文艺青年
20多年前，葛明铭还是一个为一天挣8角钱而摆弄糨糊硬纸板的街道工厂青工。工作不重，葛

明铭经常被借调去街道文化站排练、创作节目，快板、说相声、说独角戏、排小组唱、舞蹈……“群

众文艺嘛，什么都来。”他自认为是个文艺积极分子，大学期间的文艺汇演也是几乎每年都得奖，专

攻相声和独角戏，擅长自编自演。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个文艺青年。

考进上海广播电台戏曲部后，葛明铭开了眼界。北京东路外滩库房里成排成排的节目带子让

他觉得像到了一个节目的海洋，新闻、文学、广播剧、戏剧曲艺……种类繁多，好像永远播不完。但

没过多久，到了真正做上了编辑，他才发现当时自己想错了。“我在做编排，排时段、几点到几点

播什么片子时，发现一些经典的段子，比如姚慕双、侯宝林、马季的节目，没过多久就播完了要重

播，每每三四个月以后又要轮到。节目记录登记卡上密密麻麻地写着这些，有的都播了五六十遍

了。”葛明铭说。

节目的匮乏源于当时录播节目的环境和流程。市场经济时代，电台和电台之间可以以相等时数

的节目做交换，北方电台可以提供快板、相声类节目，而南方独有的评弹、滑稽戏、沪剧就没办法

换来了。“这一类就只能靠录音，”葛明铭回忆，“把演员请到广播电台来录，有成本的问题，总要支

付稿费，而到人家表演的剧场里去录是不要的。不过有时你一剧透，剧团就担心观众不买票看戏

了。”种种因素之下，一个念头开始在葛明铭的脑子里形成：我们能不能做一档自己的节目，我来组

织创作、组织录音，保证每天有新的内容播出？

《滑稽王小毛》草创时，那段街道青工的经历又萦回在葛明铭的思路中。当时的工作不在大厂

房，就在石库门居民区。活不脏不重，百无聊赖等下班之际，总有一位苏北女人的声音在回响：“我

不知道她多大年纪，每天中午她都会喊一声，‘小毛哎，吃饭喽……’小毛是她的孙子还是外孙我也

不清楚，天天听，印象很深刻。后来我做节目设计人物想名字时，就想起了，就叫王小毛，简单，容易

写，不会忘。而且江南地区叫小毛、阿毛的特别多。”

新上海人的原型
如今画漫画、出cosplay、追剧，二次元爱好者们最重视的就是两大方面——人设和世界

观。如何创造一个个性鲜明的角色，在一个特定的环境框架下，是决定一部作品成败的关键。《滑

稽王小毛》广播系列小品，在1987年推出时，就已走在时代的尖端了。

“设计人物性格时，就两句话，‘憨厚中透着机灵’，不是戆的傻的，而是小聪明；‘聪明中不乏

淳朴’，不是狡猾的。所有的作品，不论我写的别人写的，翻来覆去都要围绕这辩证的两句话。”葛

明铭说。例如一出《中奖之谜》，王小毛为体恤妈妈家务辛苦，骗她自己中了头等彩券，买回来彩

电、洗衣机、冰箱三大件，一度被真的中奖了的居委干部怀疑，最后“善意的谎言”被揭开。有趣的

是，短短故事中，随着事态起伏，邻居从“我从小看着王小毛长大，从小看得出这个孩子好”到“从

小就知道他不是好东西，三岁看到老”的“倒戈”，把随风倒、没有原则的小市民心态全刻画出来

了。而王小毛的善良、积极向上，偶尔闹点小笑话的不成熟，受到当时观众的一致好评，被赞是有理

想、有道德的新好上海人。不到半年，节目收听率已经超过历来最高的990早新闻。

截至2002年底，《滑稽王小毛》已播出了1000多集。2天一集，星期一、三、五是新的节

目，二、四、六重播。周日还开了一档栏目和听众互动，叫王小毛信箱，葛明铭身兼导演、编剧、主持

人，在故事编写上花的心力是最多的。而聊到这，葛明铭眼里的闪光还是抵挡不住。

“我有一个队伍，大概十几个人，有的是剧团里编独角戏滑稽戏的，有的是业余写故事的作

者。有一个月会制度，大家闲聊，聊聊最近什么题材，现在社会上流行什么你就要写什么。”1990年

左右有过一阵股票热潮，王小毛的故事里有关老百姓炒股的情节小品就马上创作了20多支。例如

夫妻炒股吵架、赢了两个人开心出去吃饭、跌了再吵架……“我写过一个小品，饭店炒菜的大厨就

在炒股，证券公司就在对面，看着屏幕炒菜老是炒得一塌糊涂，盐放多或放少了，挺有意思的。”当

然，节目中会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不论是电台广播，还是本土沪语文化，葛明铭都经历了它们式微的时代。从前投到电台的观众

来信像雪片般多，可现在，甚至连看电视的人都少了。虽然本质上都是快餐文化，但葛明铭还是认

为，做广播，是一门特别讲究语言和文字的艺术。

My Shanghai
我的上海

稍老一辈的上海人一定对王小毛并
不陌生。在那个情景喜剧还没遍地
开花的年代，守着收音机听王小毛
的故事是每晚的必备节目。王小毛
是怎么诞生的？他何以成为了我们
听到的那种形象？不得不从王小毛
之父葛明铭说起。

文 l 张晓雯    图 l 受访者提供

问答 Q&A

Q=生活周刊   A=葛明铭

Q:据说，王小毛的配音不止一个人？

A:是的，有王汝刚、姚勇儿、林锡彪、沈荣海等滑稽演

员，有时甚至是我本人配。因为剧团的人会临时有事，得几个人

轮流做王小毛。好在不是电视剧，可以换脸。声音虽然各不相

同，但是声音所表达的人类的性格，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点，比如

诙谐幽默、憨厚老实，又都讲苏北上海话，所以还好。

Q:后来《红茶坊》《开心公寓》《老娘舅》等情景喜剧就

多起来了，不过现在也都没有了？

A:一开始都还可以，后来就做滥了。为什么电视那么好的传

媒工具却没有一档栏目能做25年，活不到10年，甚至5年？一方面

是编剧队伍的老化，基本上还是老一批人在写，演员队伍的老化

也很严重，上海的情景剧演来演去还是那些人，年轻一辈基本

功相差很多。因此做不出新的东西，也就没法出精品。

Q:你说广播的语言文字艺术还是有它的价值在，那你认

为怎么才能抵挡住新媒体时代的冲击？

A:要适应互联网+喜剧的时代。我现在正在和上海美术电

影制片厂合作一部微喜剧，两三分钟，放在手机或楼宇电视上

播。王小毛是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微喜剧的人物形象就要时髦

点了，有健身教练、漫画家，他们有各自的交通工具，有独轮车、滑

板，都是时下流行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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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靡一时的《滑稽王小毛》由于太受欢迎，电台还办了王小

毛漫画形象的投票。请来包括馨瑶、沈天呈在内的十几位上海著

名漫画家为王小毛造像，画出来的都不一样。8个头像纷纷被登在

《解放报》《文汇报》《光明日报》《广州日报》等报刊的报眼位置

上。全国各地来的投票多到难以计数，工作人员直接看8个纸箱里

叠的厚度多少，最后选中了《文汇报》漫画家沈天呈画的形象。

知道多一点 More

王小毛到底该长什么样？

文 l 钱堃     图 l 潘超越

“从未见过开罗的人，就等于没有见过世界。”《一千零一

夜》中如是说，开罗是一座极富吸引力的文明古都，城里现代文明

与古老传统并存。潘超越因为工作，在这里用自己的视角帮助我们

了解这个世界，在他的镜头里，悠远的历史犹如尼罗河源远流长。

潘超越
新华社驻开罗摄影记者Q&A

Q:因为什么原因身在开罗？对这里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A:我是新华社派驻埃及开罗的摄影记者，主要负责埃及以及

部分中东地区的摄影报道工作。我于2013年9月初抵达开罗，当时正

值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被军方罢免职务，整个国家处于一个

军队接管的无政府状态。

Q:城市里什么样的细节最吸引你，为什么？

A:整个开罗伊斯兰老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可想在这座城市里蕴藏了多大的文化和历史能量。如果

要说细节的话，我想就是处处可见的伊斯兰文明，尤其是在夕阳西下

时刻欣赏散落在全城大大小小的清真寺和宣礼塔，耳边萦绕的是婚

礼的唱经声，这的确是开罗这座“千塔之城”独有的魅力。

Q:开罗给你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A:陈旧感。

Q: 工作之余是否会拍摄一些自己的选题，为什么？

A:其实用摄影的手段报道动态新闻和专题新闻都是我的工

作，当把摄影作为职业之后，就很难再将任务和兴趣区分出来。如

果一定要有一个界限，我想是根据器材来决定的。我使用数码单反

相机拍摄的几个专题，包括社会动荡下的儿童合唱团；最后的木偶

剧团；年轻养鸽人；科普特东正教教徒等。而用手机拍摄的则是埃

及人的日常状态，我的预想是搜集一百张埃及人的肖像。有些内容

在我Instagram账号@panchaoyue里有。

Q:拍摄一张好照片需要什么因素？

A:在埃及拍摄游行、集会甚至冲突，几乎是每位在此工作的

摄影记者的必修课，然而拍摄到画面是一回事，也许需要勇气和技

巧；但拍摄到令自己满意的画面又是另一回事，需要运气。左上角图

片《示威者》获得2014-2015尼康国际摄影大赛的三等奖，这张就是

运气。当时，我站在铁丝网这边，与负责警戒的安全部队一起，将镜

头对准铁丝网那边情绪激动的示威者。用长焦镜头尝试了几次之

后，我改用平时不太使用的14mm-24mm广角镜头，几乎是贴着一名

示威者的脸拍摄，在连拍中获得了一张她情绪比较饱满的照片。

从开罗看见世界


